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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世国宝竟然曾经用来压鞋样
上世纪80年代在莱州发现的一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记者 李文璇

敬惜字纸，国宝偶现真颜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讲起。
1982年11月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在
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图书馆工作的孙洪
基，正在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课间休
息时，他无意间瞥见墙壁上月份牌表面《永
乐大典》的简介。有古籍收藏经验的孙洪
基，自然听说过这部国宝级的古书，他就此
打开了话匣子，与培训班的同人们聊起了
这部皇皇巨著，并不无惋惜地讲到《永乐大
典》的流失情况。就在此时，一位在掖县文
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朋友笑称，自己那
儿就有一册《永乐大典》。

将信将疑的孙洪基随其回家一探究
竟，却是无功而返。不承想，一个星期后，那
位朋友拿着一本书走进了孙洪基的办公
室。乍见此书，灰扑扑、皱巴巴，倒像废品；
然而，仔细翻阅，纸张挺括而柔软，小楷端
庄，朱墨灿然，版心“永乐大典”的字样清晰
可见，隐隐透露着皇家书品特有的豪华与
庄严。孙洪基又拿出《中国书史简编》查看
对照，发现这本书从装帧形式到内容行款，
与上面所说的毫无二致。

“这可能真的是《永乐大典》。”孙洪基
既惊且喜，“可这样珍贵的书，是从哪里来
的呢？”追问之下，朋友说这册古书是从一
个名叫孙洪林的人那儿取来的。原来，此书
原为孙家所有，后作为陪嫁，与孙洪林的老
姑奶奶一起“嫁”到了邱家。有次，孙洪林到邱
家走亲戚，表叔给他讲了荆轲刺秦王和阿房
宫北门为磁石门的故事，并称这是从一本古
书上看到的。因书“用处不大”，表叔见孙洪林
感兴趣，便慷慨地送给了他。诸般巧合之下，
在文物收购处工作的那位朋友在孙洪林处
见到此书，又将其带到了孙洪基面前。

作为明朝皇室的“御用书”，《永乐大
典》自是“样貌不凡”：开本阔大，高约50厘
米、宽约30厘米，一见即感庄严；用料精良，
以洁白柔韧的白棉纸写就，抚玩可知雅致。
惜乎这册《永乐大典》“遇人不淑”，邱家人“不
识此书真面目”，却晓得“物尽其用”，将书的
边角裁剪下来做针线图案，又拿书来压鞋
样。尽管此书的书皮已然不存，“天头地脚”的
白纸也被剪去，但好在民间一向有敬惜字纸
的传统，邱家人对书中有字的部分“秋毫无
犯”，这册书的正文部分保存较为完好。

了解情况后，孙洪基就此事对县委宣
传部进行了汇报。掖县宣传部当即指示孙
洪基，向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
去信，邀请专家赴掖县进行鉴定。北京图书
馆自建馆之初便竭力在海内外搜求《大
典》，馆里收到信函后，立即派人奔赴山东。
后经鉴定，此书为《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
件无疑，属门制类全帙30卷中的前2卷，前
后及书中残缺达16页多，共存39页零一角。

《永乐大典》存世极少，这册《大典》的
价值难以估量。经过协调，孙洪林将这册书
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给予的
2000元奖金则由孙洪林与邱家均分。从此，
这册《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得到妥善保
存，《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
藏之一，也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命途多舛，《大典》流散民间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
呢？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都了解，明
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役”，于1403年夺占帝
位，改元永乐。由于他的帝位来得似乎不那

么正当，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平复知
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永乐皇帝决定编纂一
部大型类书来粉饰太平。永乐元年（1403
年）7月，明成祖朱棣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

“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
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
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
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解缙等人显然是对
领导意图领会不深刻，有点急于求成，组织
一百多名儒生仅用一年多时间，匆匆编成

《文献大成》。明成祖看后，认为“所纂尚多
未备”，和想象的差得远，很不满意。遂“命
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
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
修，缮写三千人”，重辑此书。姚广孝就是道
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永乐皇帝
朱棣最为倚重和信任的人，由他来主持编
纂，可见这部书在朱棣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此次重修自永乐三年（1405年）元月
始，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定稿进呈，
成祖重新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学
者们在编纂《永乐大典》时，首先参用“皇家图
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搜
罗民间书籍，并以官方韵书《洪武正韵》为纲，
将收集到的图书依序编入。最终，《大典》共辑
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将上至先秦、下迄明
初的典籍资料近乎囊括净尽。据姚广孝《进
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目录
60卷，装成11095册。如此鸿篇巨制，使得《永
乐大典》成为我国体量最大的一部类书。

《永乐大典》成书后，精抄一部，是为正
本。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迁都，正本
随迁至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
渊阁不幸失火，《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均
付之一炬，正本遂成孤本，又因种种原因常
年束之高阁，成了无人问津的皇室“吉祥
物”。百年以后，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对其爱
不释手，常“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
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
世宗严令宫人将《大典》抢运出来。经此一
劫，他心有余悸，决定重录一部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世宗任命
高拱、瞿景淳二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
典》副本，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严格
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进行抄录。历时五载，
重录工作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告
成，自此，《大典》遂有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
之分。明亡以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则因

贮藏于皇史宬，幸免于兵燹之厄。
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搬迁”至翰

林院。至嘉庆朝，副本略有散失，尚存9800
余册。咸丰以后，翰林院偷盗成风，短短三
十余年，《大典》就仅剩800册。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沦
为战场，《大典》几乎全部被焚毁，幸存的残
本被肆意抢掠，散落世界各地。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
五百十九》之所以在千里之外的莱州现世，也
或许与清代的偷盗及战乱有关。有学者分析，
义和团、捻军曾在北京和八国联军打过仗，这
两卷《永乐大典》可能是捻军成员从北京带回
山东的；也有人认为，孙洪林家的十世祖孙绍
德是个副贡生，其岳父家又在北京有买卖，这
册书可能是他岳父从北京带回来的。

而今，《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仅400余
册、800余卷及部分残叶存世，星散于8个国
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将“百家
之言”网罗一尽的《永乐大典》，曾经在明代
的皇家书楼里灿然生辉，那约3 . 7亿个一
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明初盛世繁荣的
绝好装点。然而，历经重重劫难，昔日的“万
书之书”仅存百分之四，浩如烟海的珍贵文
献再难复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勘误辑佚，成古书之渊薮

尽管《永乐大典》有“世界上最大的百
科全书”之称，但对今人而言，《大典》在文
献保存方面的价值，已远超其作为工具书
的实用价值。对于所辑图书“直取全文，未
尝擅减片语”的《永乐大典》，就像是一个古
代文献的“数据库”，而由于文渊阁藏书多
在后世散佚无遗，《大典》也成了后人搜求
文献时独一无二的“宝库”。

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安徽学
政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
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
种”，《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可见
一斑。就《<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
千五百十九》而言，它搜罗有“周秦宫门”“汉
至隋宫门”的相关典籍资料，诸般宫门图样
栩栩如生，可谓一扇连通古今之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
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山东大学教
授杜泽逊先生指出，这册《永乐大典》不仅
绘图精美，其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

值。举例来说，卷三千五百十九“东交门”条
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这篇文章出自苏
轼幼子苏过所著的《斜川集》，讲述了东方
朔劝谏汉武帝的故事。到了清乾隆年间修
撰《四库全书》之时，苏过的《斜川集》已然
失传。幸而《永乐大典》收录了不少苏过的作
品，四库馆臣周永年在《大典》中辑得苏过诗
文三百五十余篇，厘为《斜川集》六卷。之后又
经多人补充，人世间又有了《斜川集》，苏过
的文采精华得以再现于后人目前。

《永乐大典》不仅是使佚失古籍“复生”
的“灵丹”，亦是检校存世书籍缺漏错误之
处的“妙药”。仍以苏过《东交门箴》为例，赵
刻本、鲍刻本《斜川集》中的文章，与《永乐
大典》的原文有五处出入。杜泽逊认为，这
五处文字上的出入或是赵刻本《东交门箴》
虽依据《永乐大典》立目，但实际上根据东
坡集本录文所导致，根据文义及史实，《东
交门箴》当以《永乐大典》所载为准。

《永乐大典》的妙用还不止于此。2012
年，国家图书馆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典籍博
物馆，在对博物馆大门进行设计时，特意邀
请国内铜门设计大师、非遗传承人朱炳仁
先生领衔。什么样的门才最契合博物馆的
气质呢？起初，朱炳仁苦恼于没有设计灵
感。于是，国家图书馆协调召开了专家讨论
会，有熟悉馆藏文献的古籍专家提出，可以
借鉴下《永乐大典》“门”字册中的各种大门图
样。果然，“凌花双龟背”等页的纹样使朱炳仁
灵光忽现，他从中提取出凌花元素，并对其
重新解构组合，取吉祥瑞气之意，这才有了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那扇铜门。凭借一册《永
乐大典》，文化场馆之门与千百年前的宫室
之门遥相勾连，门扉轻启，今人得以管窥古
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文脉也就此相传。

影印修文，《大典》荣归故里

既然有这么多的功用，如何让藏诸高
阁的国宝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国内首
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承担着赓续
历史文脉的使命。”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
林说，“古籍的传播终归还是要靠实物，而
像《永乐大典》这样的古籍，收藏起来只是孤
本，出版以后却可以化身千万，无论印制多
少，总能流传开来，从而让更多人一睹古籍
真颜，这就是出版古籍的意义所在。”在刘玉
林看来，就价值而论，《永乐大典》本就可说是

“古书之冠”，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区
域发现的唯一《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也是唯
一一部由民间捐献国家的《大典》，《<永乐
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
珍贵异常，更蕴含着莱州人民的家国情怀，
通过出版使其焕发新生，势在必行。

2023年上半年，齐鲁书社正式启动《<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
九》出版项目，经过协商，取得了国家图书
馆的授权，获准影印《大典》原件。这册《大
典》于莱州现世时，脏污、漫漶之处甚多，保
存状况不佳。是整旧如旧、“复刻”古籍现
状，还是精修“翻新”，恢复古籍的“本来面
目”？考虑到推广古籍的需要，刘玉林在权
衡过后，选定后者作为《大典》的出版方向。

今年1月，齐鲁书社《<永乐大典>卷三千
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正式出版，《大典》
原本的污损之处皆在影印过程中被谨慎消
除，书籍的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则全部仿
照明嘉靖副本，以重现《永乐大典》初成之貌。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
供帝王御用之物，而今，随着《大典》的影
印、研究、展示、传播方兴未艾，一册册孤本
终得走出秘藏库房，“飞入寻常百姓家”，成
为传承典籍文化、承载中华文明的桥梁。

2024年2月1日，齐鲁书社出版的《〈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新书
首发及捐赠仪式在莱州市博物馆举行。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满怀感慨地说：“国宝终
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齐鲁书社出版的这套书到底有什么来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说背后又有着怎样
的故事？记者近日对刘玉林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这册国宝级古籍发现、收藏、整理、出版
的过程。

刘玉林（右）代表齐鲁书社向莱州市博物馆捐赠《永乐大典》影印本。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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